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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我
在
哈
爾
濱
火
車
站
跟
前
的
鐵
路
大
院
長
大
，
直
到
上
大

學
後
，
才
知
道
哈
站
竟
與﹁
韓
國
荊
柯﹂
安
重
根
密
不
可

分
。
今
年
上
半
年
，
哈
站
候
車
大
廳
內
開
闢
出
安
重
根
義
士

紀
念
館
。
初
秋
回
家
休
假
，
當
然
要
補
上
這
堂
歷
史
課
。

紀
念
館
規
模
不
大
，
三
四
百
平
米
左
右
。
陳
列
以
珍
貴
的

歷
史
圖
片
為
主
，
介
紹
了
安
重
根
的
家
庭
背
景
、
抗
日
復
國
生

涯
、
刺
殺
行
動
、
獄
中
遺
言
等
，
濃
縮
了
他
傳
奇
的
一
生
。
許

多
等
車
的
旅
客
順
道
參
觀
，
更
有
不
少
韓
國
遊
客
慕
名
專
程
前

來
。哈

爾
濱
是
座
年
輕
的
鐵
路
之
城
。
十
九
世
紀
末
，
李
鴻
章
和

俄
財
長
維
特
簽
署
中
俄
密
約
，
中
東
鐵
路
始
建
，
哈
爾
濱
從
一

個
小
漁
村
發
展
成
為
東
北
亞
政
經
中
心
，
日
俄
更
演
出
列
強
爭

奪
滿
州
和
朝
鮮
半
島
的
大
戲
。
二
十
世
紀
初
，
日
本
武
力
吞
併

朝
鮮
，
半
島
仁
人
志
士
不
甘
亡
國
滅
種
，
誓
死
開
展
反
日
復
國

運
動
。

一
九
零
九
年
，
日
本
挾
日
俄
戰
爭
得
勝
餘
威
，
派﹁
朝
鮮
統

監﹂
伊
滕
博
文
來
哈
爾
濱
，
與
俄
國
財
長
可
可
夫
切
夫
商
談
吞

併
朝
鮮
、
瓜
分
滿
州
事
宜
。
安
重
根
得
知
消
息
，
決
定
在
哈
爾

濱
火
車
站
刺
殺
伊
滕
。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九
時
，
伊
滕
的
專
列
駛

入
哈
站
月
台
，
二
十
分
鐘
後
，
伊
滕
與
可
可
夫
切
夫
檢
閱
俄
軍

儀
仗
隊
，
在
距
自
己
十
步
時
，
安
重
根
衝
上
前
去
，
沉
着
拔
出

手
槍
，
三
發
子
彈
擊
中
伊
滕
胸
部
和
腹
部
。
他
擔
心
此
人
若
非

伊
滕
豈
不
誤
了
大
事
，
遂
瞄
準
隨
行
日
人
連
開
四
槍
。
面
對
撲

上
來
的
俄
國
憲
兵
，
他
坦
然
扔
掉
手
槍
，
用
俄
語
高
呼
三
聲
：

﹁
高
麗
婭
，
烏
拉
！
︵
朝
鮮
萬
歲
︶﹂
次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上

午
，
安
重
根
在
旅
順
監
獄
從
容
走
向
絞
刑
架
，
慷
慨
就
義
。

安
重
根
的
義
舉
不
僅
轟
動
了
世
界
，
更
贏
得
中
國
人
民
的
崇
敬
。
梁
啟

超
、
孫
中
山
、
袁
世
凱
、
周
恩
來
、
蔣
介
石
、
蔣
經
國
、
章
太
炎
等
名
人
紛

紛
題
字
題
詩
。
章
太
炎
讚
他
是﹁
亞
洲
第
一
義
俠﹂
；
蔣
中
正
的
題
詞
是
：

壯
烈
千
秋
；
梁
啟
超
題
詩
：
黃
沙
捲
地
風
怒
號
，
黑
龍
江
外
雪
如
刀
。
浪
血

五
步
大
事
件
，
狂
笑
一
聲
山
月
高
…
…
可
見
，
安
重
根
刺
殺
伊
滕
事
件
，
被

時
人
奉
為
楷
模
。

安
重
根
不
僅
是
殺
身
成
仁
的
義
士
，
也
是
漢
學
功
底
極
高
的
書
法
家
和
思

想
家
。
他
在
旅
順
監
獄
曾
向
景
仰
他
的
日
本
獄
卒
書
寫
了
二
百
餘
幅
書
法
作

品
，
並
著
有
︽
告
同
胞
言
︾
、
︽
最
後
遺
言
︾
、
︽
韓
國
人
安
應
七
所
懷
︾

和
︽
東
洋
和
平
論
︾
等
。

參
觀
中
，
我
認
識
了
一
位
面
容
白
皙
、
長
着
瓜
子
臉
的
韓
國
女
留
學
生
張

升
妃
，
在
哈
師
大
學
漢
語
，
自
願
當
韓
國
遊
客
導
遊
。
她
告
訴
我
，
參
觀

﹁
七
三
一
遺
址﹂
後
，
再
來
安
重
根
紀
念
館
，
是
韓
國
旅
行
團
的
必
選
路

線
，
因
為
安
重
根
的
名
字
在
韓
國
家
喻
戶
曉
。
紀
念
館
導
遊
小
高
告
訴
我
，

安
重
根
紀
念
館
展
品
原
是
哈
爾
濱
朝
鮮
民
族
文
化
藝
術
館
的
一
部
分
，
今
年

初
才
搬
到
這
裡
。

結
束
參
觀
，
我
好
奇
地
翻
看
留
言
簿
，
許
多
韓
國
人
畫
出
缺
一
節
無
名
指

的
手
掌
，
這
是
安
重
根
和
他
的﹁
斷
指
同
盟﹂
的
標
誌
。
一
九
零
九
年
二
月

七
日
，
安
重
根
等
十
一
位
韓
國
義
士
切
斷
各
自
左
手
無
名
指
一
個
關
節
，
以

血
書
發
誓﹁
光
復
大
韓
獨
立﹂
，
並
被
推
為
盟
主
。

近
百
年
來
，
中
韓
同
遭
受
過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
奴
役
，
人
們
不
應
忘
記
這

段
歷
史
，
參
觀
安
重
根
紀
念
館
恰
可
以
喚
醒
沉
睡
的
歷
史
記
憶
。
安
重
根
的

斷
指
，
早
已
成
為
韓
國
人
民
愛
國
主
義
的
精
神
符
號
，
他
無
愧
為
大
韓
民
族

之
魂
！

哈爾濱的安重根紀念館

上
個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
三
毫
子
小
說
盛

行
。
被
譽
為﹁
通
俗
霸
主﹂
的
高
雄
，
又
怎
能
缺

席
？
他
究
竟
寫
了
多
少
部﹁
三
毫
子﹂
，
已
難
以

考
證
。
他
有
一
部
︽
母
女
情
︾
，
列﹁
環
球
小
說

叢﹂
第
十
七
種
︵
缺
出
版
日
期
︶
，
極
見
他
的
人

生
哲
學
和
對
愛
情
的
態
度
。
這
部
小
說
署
名
史
得
。

史
得
，
是
高
雄
撰
社
會
奇
情
小
說
的
專
用
筆
名
。

本
篇
一
開
首
，
即
點
出
這
部
小
說
的
微
言
大
義
：

﹁
愛
是
人
間
最
偉
大
的
情
感
，
愛
創
造
一
切
。﹂
並

說
：﹁
假
如
對
愛
運
用
不
善
，
雖
親
如
母
女
，
也
會

發
生
悲
劇
的
。﹂

史
得
的
三
毫
子
小
說
，
不
離
情
情
愛
愛
。
︽
母
女

情
︾
的
情
節
很
簡
單
，
開
服
裝
店
的
孀
居
婦
人
秦
太

太
，
有
個
十
七
歲
讀
高
中
二
的
漂
亮
女
兒
秦
婉
。
對

這
寶
貝
女
兒
，
她
寵
愛
有
加
。
孰
料
女
大
女
世
界
，

秦
婉
竟
然
和
音
樂
老
師
談
起
戀
愛
來
。
這
音
樂
老
師

在
秦
太
太
的
眼
中
是
這
樣
的
：

﹁
這
一
個
名
叫
朱
怡
遠
的
音
樂
教
員
，
在
秦
太
太

眼
中
看
來
，
實
在
太
不
成
大
器
了
。
不
但
年
紀
老
，

樣
子
又
醜
，
滿
臉
皺
紋
，
兩
眼
深
陷
，
皮
膚
黝
黑
，

走
起
路
來
，
佝
僂
地
一
步
一
步
的
走
，
看
上
去
簡
直

是
個
五
十
以
上
的
人
。
衣
服
又
穢
又
舊
用
不
着
說

了
，
嘴
裡
老
是
咬
了
一
個
煙
斗
，
以
致
他
的
手
指
頭
也
沒
有
一

個
乾
淨
的
，
加
上
那
副
畏
畏
縮
縮
的
神
氣
，
秦
太
太
一
看
到
他

就
惡
心
…
…﹂

一
個
漂
亮
的
小
姑
娘
，
居
然
和
一
個
如
此
醜
陋
的
老
傢
伙
走

在
一
起
，
秦
太
太
怎
甘
心
？
雖
然
這
個
音
樂
教
師
很
有
才
華
，

着
力
栽
培
有
音
樂
細
胞
的
女
兒
。
但
老
師
就
是
老
師
，
怎
麼
能

成
為
老
公
？
於
是
極
力
阻
撓
，
求
之
服
裝
店
一
個
二
十
五
歲
的

小
夥
記
趙
重
生
，
偵
之
查
之
；
而
一
腔
憤
懣
和
憂
慮
，
也
向
這

年
輕
人
傾
心
相
吐
。
結
果
是
，
女
兒
憤
而
離
家
。
在
趙
重
生
這

中
間
人
的
斡
旋
、
勸
解
下
，
秦
太
太
終
於
屈
服
。
最
驚
奇
的
結

局
還
是
：
二
十
五
歲
的
小
夥
記
和
三
十
七
歲
的
老
闆
娘
竟
然
互

傾
心
曲
後
，
好
上
了
。
好
上
後
，
秦
太
太
卻
心
生
疑
懼
，
恐
怕

女
兒﹁
會
反
對
我
們
麼
？﹂
隨
即
又
說
：﹁
管
她
呢
！
這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事
情
。﹂

至
此
，
秦
太
太
完
全
明
白
愛
情
是﹁
自
私﹂
的
。

小
說
中
的
趙
重
生
，
老
成
持
重
，
不
少
道
理
都
借
他
的
口
中

說
出
，
雖
云﹁
說
理﹂
，
而
且
還
大
掉
書
包
，
但
讀
來
一
點
也

不
悶
場
。
高
雄
說
故
事
的
本
領
確
實
很
強
；
加
上
一
手
流
暢
白

話
文
，
佈
局
和
鋪
排
經
營
得
當
，
能
令
讀
者
一
口
氣
看
竟
全

文
。︽

母
女
情
︾
這
題
目
甚
佳
。
不
單
述
母
對
女
之
情
，
還
分
述

母
之
情
，
女
之
情
。
對
於﹁
老﹂
，
高
雄
在
︽
給
女
兒
的
信
︾

中
，
有
這
樣
的
看
法
：

﹁
青
春
與
年
紀
的
關
係
，
亦
非
共
存
。
年
月
的
消
逝
，
人
力

不
能
挽
回
，
但
卻
能
把
青
春
抓
住
不
放
。
一
個
人
的
真
正
青
春

並
不
在
他
的
臉
上
與
身
體
各
部
分
上
，
而
在
他
的
腦
子
裡
；
身

體
老
了
，
思
想
仍
可
青
春
。﹂

這
番
話
，
可
以
作
為
書
中
兩
段
忘
年
戀
的
注
腳
。
由
此
可
見

高
雄
的
愛

情
觀
。
他

是
反
世
俗

的
，
真
正

的
愛
情
是

不

分

年

齡
、
階
級

的
。

高雄的《母女情》

她
，
五
年
前
由
亞
洲
電
視
轉
投
無
綫
，
第
一
時
間
將

一
頭
留
了
廿
年
的
長
髮
剪
短
，﹁
是
吳
君
如
教
的
，
把

衰
氣
剪
掉
，
重
新
開
始
。﹂
江
美
儀
五
年
大
翻
身
，
成

了
電
視
界
新
龐
兒
，
去
年
的
最
佳
女
配
角H

EA
D

姐
，

為
何
不
早
一
點
跳
槽
？

﹁
是
時
機
，
當
年T

V
B

花
旦
鼎
盛
，
我
也
沒
今
天
的
成

熟
，
可
能
一
入
大
台
便
消
失
了
。﹂
其
實
，
當
年
美
儀
是

A
T
V

的
當
家
花
旦
，
由
早
到
晚
的
忙
，
薪
高
糧
準
，
可
惜
知

名
度
卻
大
落
後
，
與
友
台
藝
人
同
台
往
往
被
比
下
去
，
連
名

字
也
說
不
出
來
。
她
心
灰
意
冷
，
加
上
感
情
生
活
欠
佳
，
她

的
脾
氣
變
差
，
助
手
取
道
具
慢
了
也
會
被
罵
個
狗
血
淋
頭
，

罵
得
大
男
人
也
哭
了
。

實
在
，
她
與
張
煒
的
戀
情
拖
足
六
年
，
她
為
求
走
在
一
起
不

斷
強
忍
，
將
自
身
放
得
很
低
很
低
，
直
至
忍
不
下
去
，
走
了
再

不
回
頭
。
那
痛
苦
的
日
了
，
她
藉
着
聽
陳
慧
琳
的
︽
嫁
妝
︾
減

壓
，
歌
詞
中
：
好
東
西
他
不
愛
看
，
就
學
習
自
我
欣
賞
，
仍
能

比
新
娘
好
看
，
化
起
妝
無
人
望
見
，
仍
能
閃
閃
發
光
。

話
雖
如
此
，
她
心
中
的
痛
一
直
未
除
，
直
至
認
識
了
君
如

之
弟
君
祥
兄
，
自
言
幸
運
遇
上
這
位
守
護
神
。
某
天
正
在
餐
廳
吃
飯
，

忽
然
被
嘈
雜
聲
音
直
插
腦
中
，
她
奔
出
餐
廳
外
痛
哭
至
不
能
呼
吸
，
原

來
她
患
上
了
情
緒
病
，
開
始
用
藥
至
今
，﹁
我
沒
有
停
藥
，
因
為
吃
了

藥
兩
個
月
，
同
樣
的
西
貢
馬
路
，
樹
木
變
得
特
別
的
翠
綠
，
天
特
別
的

藍
，
我
知
道
這
是
藥
力
的
功
效
，
我
開
心
了
，
一
切
都
變
得
更
美
。﹂

早
前
我
在
電
台
節
目
訪
問
張
煒
，
他
對
美
儀
仍
是
讚
口
不
絕
，
形
容

如
果
有
一
百
位
女
友
，
她
必
在
五
甲
之
內
，
而
且
值
九
十
五
分
，
美
儀

聽
了
哈
哈
大
笑
：﹁
我
值
一
百
分
。﹂
今
天
她
遇
上
一
百
分
男
友
了
，

可
有
想
過
結
婚
？﹁
沒
有
，
我
們
都
不
要
孩
子
，
雙
方
父
母
也
接
受

了
，
況
且
吳
家
小
孩
已
稱
我
伯
娘
、
舅
母
等
等
，
無
問
題
。﹂
美
儀
笑

容
多
了
，
正
因
為
她
活
在
一
個
搞
笑
大
家
庭
，
君
如
的
爸
爸
夏
春
秋
是

個
老
玩
童
，﹁
如
果
君
如
好
笑
，
她
只
是
冬
叔
的
十
分
一
吧
。﹂

美
儀
當
然
不
會
放
過
與
冬
叔
研
究
演
技
的
機
會
，﹁
我
有
很
多
老

師
，
鄭
則
仕
和
劉
松
仁
哥
都
教
會
我
很
多
，K

EN
T

哥
教
我
不
要
死
唸

對
白
，
要
聽
對
方
的
台
詞
；
松
哥
教
我
事
前
要
做
好
功
課
，
了
解
劇
情

的
始
末
，
為
何
與
對
手
相
愛
、
仇
恨
，
明
白
了
消
化
了
才
能
有
深
刻
的

演
出
。﹂

誰
都
會
記
得
︽
名
媛
望
族
︾
中
三
姨
太
的
黑
絲
襪
，
大
家
心
跳
加

速
，
眼
前
一
亮
。
實
在
美
儀
的
美
是
由
內
至
外
，
她
經
常
行
善
，
例
如

請
鮮
魚
行
學
校
成
績
優
異
的
貧
苦
學
生
到
酒
店
吃
自
助
餐
等
，
算
命
先

生
批
美
儀
做
工
做
到
老
，
我
想
這
一
定
靈
驗
，
因
為
一
位
敬
業
樂
業
，

內
外
兼
備
的
美
人
，
誰
不
喜
歡
欣
賞
她
的
演
出
？

內外兼備的美人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早
上
醒
了
，
習
慣
不
馬
上
起
來
，
而
是
賴
在
床

上
聽
電
台
的
清
晨
音
樂
和
新
聞
，
享
享
清
福
。

電
台
有
個
環
節
，
找
藝
人
說
一
早
起
來
首
先
做

些
甚
麼
，
很
有
趣
，
比
如
有
人
說
首
先
去
看
看
仍

在
睡
覺
的
一
對
小
兒
女
，
有
人
會
先
在
床
上
扭
扭

腳
，
再
慢
慢
坐
起
來
，
扭
扭
腰
，
再
按
摩
面
部
和
耳
後

通
通
淋
巴
。
有
人
說
會
先
喝
一
大
杯
暖
水
，
或
出
去
游

泳
一
小
時
，
再
吃
維
他
命
丸
和
水
果
。
我
最
喜
歡
的
是

一
男
一
女
藝
人
的
版
本
：
男
的
說
他
早
上
第
一
件
事
，

是
坐
在
露
台
，
慢
慢﹁
嘆﹂
杯
熱
咖
啡
和
多
士
，
定
一

定
神
，
想
想
當
天
的
工
作
，
才
開
始
一
天
的
活
動
。
而

那
位
保
養
得
極
好
的
女
藝
人
，
就
說
她
每
天
早
餐
都
吃

蒸
番
薯
、
蒸
粟
米
或
蒸
淮
山
。

在
床
上
聽
這
些
資
訊
是
蠻
享
受
的
，
也
想
跟
着
做
，

不
過
到
自
己
一
起
床
就
有
很
多
瑣
事
，
就
顧
不
得
人
家

的
智
慧
。

其
實
多
數
人
起
床
的
第
一
件
事
，
相
信
都
是
上
洗
手

間
，
然
後
才
理
床
摺
被
，
或
喝
水
，
做
伸
展
運
動
，
然

後
才
去
做
其
他
事
，
比
如
吃
早
餐
。
近
年
有
了
智
能
手

機
，
第
一
件
事
可
能
是
在
床
上
先
看
短
訊
和
新
聞
，
才
上
洗
手

間
。現

在
想
起
來
，
其
實
最
奇
的
是
媽
媽
。
記
得
我
們
小
時
候
，
媽

起
床
的
第
一
件
事
，
總
是
馬
上
全
速
走
進
廚
房
，
拿
起
那
個
燻
得

半
黑
的
大
水
煲
，
裝
滿
水
，
再
點
起
火
水
爐
，
煲
一
大
煲
熱
水
，

準
備
沖
茶
。
想
想
這
也
有
道
理
，
那
時
一
家
八
口
，
早
上
先
別
說

吃
的
，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人
人
都
想
喝
新
鮮
的
暖
水
，
不
過
更
重
要

的
，
還
是
因
為
爸
爸
一
定
要
喝
熱
茶
，
還
指
定
是
六
安
茶
，
因
此

家
裡
長
年
有
兩
個
巨
型
繪
花
熱
水
壺
，
一
壺
放
滿
熱
水
給
我
們

喝
，
另
一
壺
則
注
滿
濃
黑
的
六
安
，
足
夠
爸
爸
上
班
前
和
下
班
後

喝
，
還
要
不
時
添
熱
水
。
媽
媽
長
年
以
來
，
就
是
這
樣
拿
着
水
煲

過
她
的
每
個
清
晨
。

那
時
還
有
奇
的
，
就
是
我
一
位
剛
入
大
學
的
姐
姐
。
我
們
同
床

睡
，
所
以
她
每
天
起
床
做
甚
麼
我
都
知
道
。
她
選
了
大
一
心
理
，

應
是
在
讀
佛
洛
依
德
︽
夢
的
詮
釋
︾
這
類
書
，
一
醒
來
就
拿
起
本

子
，
記
下
昨
晚
的
夢
，
說
是
大
學
功
課
，
使
得
當
時
初
中
的
我
，

頓
時
對
大
學
生
活
非
常
嚮
往
。

清晨一件事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從
伊
爾
庫
茨
克
搭
乘
十
八
小
時
火
車
西
行
，

往
位
置
上
屬
東
西
伯
利
亞
的
俄
羅
斯
邊
疆
區
克

拉
斯
諾
亞
爾
斯
克
︵K

rasnoyarsk

︶
，
亦
是

鐵
路
之
旅
第
五
站
，
約
中
午
一
時
半
抵
達
。
途

中
在
離
莫
斯
科
四
千
三
百
七
十
七
公
里
的
伊
蘭

斯
卡
亞
停
站
三
十
分
鐘
，
還
下
車
在
月
台
擺
賣
的
小

販
處
，
買
了
煎
魚
、
餃
子
和
青
瓜
作
早
餐
，
想
不
到

煎
鱼
非
常
好
味
，
與
蝦
子
麵
配
搭
成
上
佳
早
餐
！

克
拉
斯
諾
亞
爾
斯
克
是
西
伯
利
亞
的
第
三
大

城
，
位
於
葉
尼
塞
河
︵Y

eniseiR
iver

︶
畔
，
建

城
於
一
六
二
八
年
，
當
時
是
一
座
哥
薩
克
人
的
小

城
堡
。
一
六
九
零
年
克
拉
斯
諾
亞
爾
斯
克
獲
得
城

市
地
位
，
隨
着
西
伯
利
亞
大
道
和
金
礦
的
建
立
，

開
始
迅
速
發
展
。
如
今
克
拉
斯
諾
亞
爾
斯
克
約
有

一
百
萬
居
民
，
在
全
俄
國
最
宜
居
城
市
排
行
榜
上

名
列
第
十
二
位
。
另
據
︽
福
布
斯
︾
雜
誌
的
評

選
，
克
拉
斯
諾
亞
爾
斯
克
是
全
俄
二
十
座
最
有
前

途
的﹁
生
活
與
商
業
便
利
城
市﹂
之
一
。

半
日
市
內
遊
，
以
市
內
山
崗
上
的
巴
拉
斯
戈
夫

教
堂
開
始
，
但
正
在
重
修
，
不
能
內
進
；
和
平
廣

場
上
可
觀
賞
市
內
橫
跨
葉
尼
塞
河
，
分
別
供
行

人
、
汽
車
及
火
車
使
用
的
三
座
橋
樑
；
河
畔
還
有
當
年
列
寧

被
流
放
時
坐
過
的
蒸
汽
船
，
現
已
改
作
博
物
館
；
聖
三
一
東

正
教
堂
和
勝
利
廣
場
上
的
坦
克
，
也
頗
吸
引
。

遊
罷
市
內
，
續
往
市
郊
，
先
登
上
山
崗
，
居
高
臨
下
的
觀

賞
葉
尼
塞
河
；
然
後
參
觀
俄
國
作
家
阿
斯
塔
耶
夫
︵A

s-
tafev

︶
的
出
生
地
及
晚
年
頤
養
天
年
的
小
村
莊
；
又
到
了
全

俄
國
排
名
第
二
的
水
力
發
電
站
水
壩
，
和
搭
乘
纜
車
上
山
、

遊
斯
托
比
石
林
公
園
。

黄
昏
時
分
，
乘
坐
遊
艇
遊
葉
尼
塞
河
兼
享
船
上
晚
餐
，
由

北
而
南
，
兩
岸
遼
闊
，
視
野
清
晰
。
途
中
經
過
曾
表
列
世
遺

的
火
車
橋
︵
現
已
拆
卸
重
建
新
橋
︶
，
還
遇
上
天
文
奇
景
，

雨
後
的
河
面
升
起
裊
裊
霞
烟
，
看
似
蓬
萊
仙
境
，
遊
艇
穿
越

而
過
，
疑
幻
實
真
！

葉尼塞河奇景遊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讀有思想的書，做一個思考的人；讀有美的書，
做一個快樂的人。但天下好書也真多，讀不完直叫
人抓狂。已知是那麼有限，無知又那麼難以窮盡。
時時能體會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焦
慮。
工作幾年，經濟的問題算是基本解決，有餘力購
書。於是狂買，已去數千大洋。搬家之時，累積數
箱，沉甸甸如黃金白銀。
近時頗癡迷於台港作家，如董橋、思果等，搜集

作品多本，可惜不完整。此等名家，我輩從文之人
竟然無甚了解；其作品亦少見於內地，極難購得。
於是輾轉反側，在孔夫子網上發現台灣書店，思果
作品方入我手，價格相比內地，貴近一半。書籍列
於排排，兩個小書架不堪重負。閒時坐於架前，信
手翻閱，感覺如飲瓊汁玉液，渾身通泰。
歎世事紛擾，心不得寧，終日浮躁，身不由己。
惟書在手時，方得片刻清醒。人生一世，鍾情於
書，更須讀書。愛而不讀，雖汗牛充棟，不過裝門
面罷了。
我們現在很少讀書，一個重要原因是與電腦相伴
的時間太長了。
之前看到一則信息，說是長時間坐在電腦前，可

能會形成電腦臉，即：與電腦關係過於親密，反倒
忽略了人際交往，整天面對電腦，造成面部肌肉的

呆板僵化，無法對
人保持自然的笑
容，給人一種嚴肅
冷酷的印象，並最
終導致人際關係的

惡化。後來又看到一則消息，說：經常使用電腦，
平時都不使用手寫，久而久之，會用電腦打字，卻
不會用手寫字了，下筆便會錯字連篇，東倒西歪。
即使書法很好的人，電腦用得久了，如果荒廢手寫
練習，書法也會大倒退。這叫電腦失語症。
電子產品越發達、越普及，用手書寫就越有必

要。提筆忘字是眾多人的感受，而用鍵盤打字，不
管是五筆還是拼音，無論你怎麼細心，總會出現漏
字、錯字的情況，幾乎無可避免又難以覺察。過於
倚重電腦，會讓我們的思維與器官鈍化。只有回到
閱讀，才能再次激活我們的大腦，無論是在知識和
人生經驗方面，還是在審美和哲學思考方面，讀書
都能讓我們找回自己的存在。我有一本書叫《永嘉
室雜文》，作者鄭騫。裡面有篇《前輩風範》，非
常喜歡，深以為然。此前常想「長者之尊」的話
題，限於人生體驗，不敢落筆。此文與我所思如出
一轍。長者、前輩，並非年紀較大就值得尊重，若
無長輩的智慧、風範、氣度、胸襟，越老反而越頑
固、僵化、討厭、狹隘。為人長者，不可不察。再
如犬儒主義者，好像中國的丐幫，但似乎比中國的
乞丐無恥，會在大街上交媾，卻又似乎比中國的乞
丐有原則，寧死堅守理想。想來，很多人做到了
「犬」的地步，還沒做到「犬儒」的境界。《智者
也瘋狂》這本有趣的書，讓我對「犬儒主義者」有

了認識。再看看：「不問清瓢與濁瓢，不分寒食與
花朝。酒泉歲月涓涓盡，楓樹生涯葉葉飄。」「一
簞疏食一壺漿，一卷詩書樹下涼。卿為阿儂歌瀚
海，茫茫瀚海即天堂。」黃克孫譯的《魯拜集》，
讀來真是舒服，這種閱讀帶來的美好感覺沒有什麼
可以替代。
在大多數人不愛讀書的情況下，每天關電腦兩小

時，讀兩小時書。若能做到，必天下無敵（這當然
是戲語）。即便不待在書房裡閱讀，出去逛一逛舊
書店，也有莫大的樂趣。
先打探好舊書店的位置和規模，做一個小小的計

劃，周末時候，若天氣晴朗，早早的就要出門。不
必開車，不必坐公交，那是大煞風景的做法。騎一
輛自行車，破舊一點沒關係，悠然自得地踩着，按
照計劃的線路，一個一個尋訪老街舊巷。如有一兩
個同好相隨，那是最好。同行的人不宜多，人多就
嘴雜，耳根不得清靜，有的性子急，待不到幾分鐘
就嚷着要走，壞了尋書的心情。三人為佳，三人行
必有我師嘛。幾個不急不躁，挨着老書架子，食指
劃過書脊，一本一本地溜過，偶爾瞅到中意的，抽
出來翻一翻。這時，先看看封面，簡樸大方，打開
內頁，書香撲鼻。合上泛黃的書頁，抱在懷裡，壓
住激動的心跳，繼續下一個驚喜的搜尋。
逛舊書店曾是我工作之外主要的「娛樂」活動。

但現在，新書店已無生意，舊書店更是蕭條。越無
生意越不重視服務；越是蕭條越是提高書價。舊書
店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了，原價一塊多的舊書竟然
要價十倍多。當當、卓越新書打折了也不過如此，
何況還有孔夫子網上一堆便宜的。舊書店舊書也不

多了，充斥着二手教材和垃圾貨，再讓人難享淘書
之樂。
對於愛讀書的人來說，舊書店的日漸萎縮和退

化，實在是一個悲劇。書店的衰頹，是讀書風氣江
河日下的一個側影。
我愛逛舊書店，不只是為了淘寶的樂趣。在舊書

店裡，常常可尋到某本書的最好版本。每次從舊書
店出來，都會產生今不如昔的感慨。
老版本的書，質量可靠，編校過硬，很少有錯誤

的地方，即便有，在書的最後面，也會夾上一張更
正卡片。過去的那些老編輯們，學養深厚，細緻嚴
謹，一絲不苟。舊書讓人放心。而現在的新書，處
處都是地雷。像中華書局這樣的老字號，都跟着商
業大流起舞了，一本書的第一頁竟然可以見到明顯
的錯別字。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
的權威，也未能獨善其身。三十多年前它們出版的
書，無需細看掏錢就買，現在出的新書可得慎之又
慎。讀書必須得看版本，是哪個作者，哪個譯者，
哪個編者，是哪個出版社，哪個年代出版。要講究
這些，讀書時心中才踏實。
生命太短暫了，要珍惜閱讀時間。

閒話讀書
百
家
廊

姚
元
權

常
看
到
有
小
販
在
馬
路
邊
的
臨
時
市
場
上
賣
鐵
棍
山
藥
。

幾
根
細
長
如
棍
的
山
藥
用
紅
繩
子
綑
作
一
紥
，
豎
起
排
放
在

三
輪
車
上
，
行
人
遠
遠
就
能
看
到
。
小
販
還
很
貼
心
地
代
顧

客
削
皮
。
山
藥
去
皮
後
會
泌
出
一
層
溜
滑
的
漿
液
，
不
掌
握

技
巧
的
人
，
會
無
從
使
力
，
要
麼
是
沒
把
皮
削
乾
淨
，
要
麼

就
是
削
得
太
重
，
把
肉
一
起
削
掉
了
。
我
就
最
怕
做
這
個
事
，

遇
到
要
買
山
藥
燉
排
骨
湯
，
都
是
請
小
販
代
勞
。

野
史
裡
說
山
藥
一
名
，
是
連
避
了
兩
個
皇
帝
名
諱
的
結
果
。

其
名
初
為﹁
薯
蕷﹂
，
中
唐
時
，
為
避
代
宗
李
豫
的
大
名
，
更

名
為﹁
薯
藥﹂
。
至
北
宋
，
又
犯
了
英
宗
趙
曙
的
名
諱
，
被
迫

換
姓
為﹁
山
藥﹂
。
不
過
這
也
有
可
能
是
民
間
湊
趣
的
說
法
，

因
在
一
些
舊
方
言
裡
，﹁
山
藥﹂
又
有
村
俗
、
草
野
之
意
，
用

於
鄙
視
沒
有
見
過
世
面
的
人
，
說
明
這
個
名
字
的
形
成
，
有
其

根
源
。
在
滋
補
養
生
方
面
，
山
藥
是
應
用
範
圍
極
廣
的
食
材
，

名
列﹁
中
藥
四
臣﹂
之
一
，
有
益
氣
健
脾
、
滋
陰
補
虛
的
功

效
，
味
道
也
是
軟
膩
可
人
，
且
有
一
股
素
雅
的
馨
香
，
尤
為
人

所
喜
。
如
人
們
日
常
煮
食
養
生
粥
，
山
藥
就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增

味
之
物
，
可
使
粥
味
更
為
順
滑
，
香
甜
甘
美
。

若
是
調
和
食
物
及
平
衡
性
味
，
山
藥
亦
是
重
要
輔
材
。
如
冬

日
做
羊
肉
煲
，
山
藥
就
能
夠
起
到
很
好
的
增
香
減
膩
、
中
和
降
火
的
作
用
，

同
時
也
可
使
煲
出
來
的
湯
汁
更
為
濃
稠
醇
厚
，
溫
潤
好
喝
。
用
山
藥
做
扣
肉

也
是
一
種
不
錯
的
嘗
試
，
旨
在
借
山
藥
的
粉
糯
消
解
扣
肉
的
肥
膩
。
不
過
這

須
在
選
材
上
費
一
番
工
夫
，
因
為
能
切
片
夾
在
扣
肉
裡
一
起
蒸
的
山
藥
，
個

頭
都
比
較
大
，
筋
絡
粗
糲
，
很
影
響
口
感
。
山
藥
須
條
形
適
中
，
口
感
才
香

滑
柔
順
，
粉
糯
溫
融
。

山
藥
富
含
澱
粉
，
將
其
磨
漿
濾
滓
，
再
把
濾
出
的
澱
粉
曬
乾
，
就
可
和
麵

製
作
點
心
，
裹
上
各
色
果
子
餡
兒
，
即
為
精
美
的
茶
食
。
︽
紅
樓
夢
︾
的
第

十
一
回
：﹁
昨
日
老
太
太
賞
的
那
棗
泥
餡
的
山
藥
糕
，
我
倒
吃
了
兩
塊
，
倒

像
克
化
的
動
是
的
。﹂
可
見
這
種
專
為
消
閒
賞
味
的
小
食
，
於
清
代
就
已
見

於
官
紳
富
豪
之
家
了
。
如
今
不
少
地
方
的
山
藥
糕
，
也
都
是
標
榜
為
遵
循

︽
紅
樓
夢
︾
裡
的
製
法
，
以
此
襯
托
這
道
糕
點
的
香
美
口
感
及
不
俗
品
位
。

素
食
者
對
山
藥
也
是
情
有
獨
鍾
，
除
了
推
崇
它
的
味
道
和
營
養
價
值
，
另

外
也
是
看
中
山
藥
的
可
塑
性
強
，
可
製
成
肉
類
的
替
代
品
。
︽
清
稗
類
鈔
︾

裡
記
敘
了
兩
道
用
山
藥
製
成
的﹁
素
燒
鵝﹂
，
都
是
把
山
藥
煮
熟
搗
爛
，
用

豆
腐
皮
捲
緊
做
成
長
條
狀
。
吃
的
時
候
切
段
，
用
油
煎
香
，
然
後
再
加
入
諸

多
佐
料
紅
燒
。
或
以
醬
油
浸
至
入
味
，
放
到
火
上
薰
乾
，
切
成
片
之
後
，
一

圈
圈
的
形
狀
，
很
像
是
鵝
肉
的
肌
理
。
至
今
，
山
藥
也
仍
是
做
素
齋
的
主
要

食
材
，
於
綠
色
、
健
康
之
外
，
又
能
符
合
一
部
分
人
追
求
的
飲
食
境
界
。

︽
書
經
︾
裡
說
：﹁
至
德
馨
香
。﹂
意
為
美
德
懿
範
就
是
最
為
純
正
的
芬

芳
。
或
許
清
馨
美
味
、
且
又
滋
補
益
人
的
山
藥
，
就
是
有
此
特
質
吧
。

馨香山藥 五味
人生
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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